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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？ 

——淺談中六中國文學新課程

李孔嘉寶

一


究竟什麼是文學？也許文學是文科之中最文科的。人文教育就是美的教育，至於美的標準，則容許多元化、多角度的見解，而文學教育正能培養這種敢思考、敢創新的胸懷。


今日商業社會知識爆炸，事事講求「即食」。最好即時填滿，即時吸收，即時消化，即時排洩。文學教育似乎已經落伍了，真的要等到有「餘力」才會消遣消遣。因此在教育改革紛至沓來，中學三三制行將拍板的年頭推行中六中國文學新課程，或者會予人不合時宜的感覺。但是我卻深信只要人間有情，文學的火種是終究不滅的。

二

中六中國文學新課程自推出以來，其中較具爭議性的環節包括以下三方面。第一，雖設二十四篇指定作品，但是卻只是起點，由此擴散到課外篇章，老師要自行配合單元編訂教材，不免吃力。第二，中國文學課程竟不設文學史專卷，是否有點兒匪夷所思？第三，新課程引入創作練習及課外閱讀校內評估，實施意義誠然深遠，但是文學創作的評估或涉主觀判斷，較難達至客觀的準則。


以上各項的確為老師帶來不少疑問和憂慮，不過只要我們明白新課程的理念和精神，是可以釋疑的。第一，文學教育是為了培養學生的興味情趣和感悟能力，因此文本只是開端和過程，而非終點和指標。其實現行中國文學科（包括中四、中五及高級程度）、中國語文科、中國語文及文化科課程及所有老師曾經教過和熟知的作品，也可以拿來與二十四篇指定作品搭配編訂教材，未必要搜索枯腸再找新篇章，甚至可以讓學生自選材料設計賞析練習。教材始終是活的。至於單元組織的問題，我認為不必執著，反而應該從不同角度思考作品的主題、思想、作法和風格等，否則囿於一端，會窒礙老師和學生的思想空間。當然，或會有人反問：若要學生更自由開放地涵泳於文學作品中，又何必設立二十四篇指定作品？我個人卻有不同的見解。茫茫「文」海，老師和學生應該何去何從呢？因此設立指定作品，是從已知延伸至未知，從有法走向無法，切合教育的最高境界。記得楊鍾基教授曾經在培訓班說過，二十四篇指定篇章就好像一種共同語言，這種共同語言可以是披頭四，可以是「大白兔糖」，可以是「老夫子」，可以是白燕張活游的「可憐天下父母心」……。記著，隨機應變是從常規處學來的。所以設立指定作品而又並非只考核指定作品，是我欣賞這個新課程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。第二，新課程並非主張不教文學知識，只是不設專卷考核。其實掌握文學發展承先啟後的流變概念，比生吞活剝記誦流水帳更能深入學生的生活中。而且運用靈活、生動、具體的文學作品配合知性的文學知識教學，學生才能觸類旁通，提高賞析能力。第三，延續性、進展性評估一向是老師所推崇的，因為這樣才能鼓勵學生積極持恆地學習。因此即使不用呈交校內評核的成績，老師也會如常認真的、準確的批改學生的習作，壓力基本上沒有增加。至於文學創作優劣的準則，我同樣認為不必過慮，因為開明並非等同放任，只要老師不偏於己見，多與其他語文老師交流切磋，自能訂定一個比較客觀和穩定的標準。

三


時下流行討論如何將知識轉化為能力，我卻認為能力的提高也還只是停留於外在的操作層面。所謂「萬事不遠，都在人心」，唯有啟導我們的下一代自發內省，養成一種優雅的人生態度，便時時刻刻都有「餘力」學文。

文學是藝術的一種，它的可愛之處就是它沒有標準的答案和既定的準則，只要能啟導人邁向真、善、美的境界，文學素材俯拾皆是。我們的社會一方面批評現在的年青人無心、無情，而另一方面卻又對「 不切實際」的文學科恣意鞭撻，豈不可笑可悲？

也許文學是夕陽科目，但夕陽始終是美麗、迷人，使人眷戀不已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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